
香港文匯報訊據外交部網站消息，近年來，美
國政府對中國媒體駐美機構和人員的正常新聞報道
活動無端設限，無理刁難，不斷升級對中國媒體的
歧視和政治打壓，特別是2018年12月美方要求有
關中國媒體駐美機構註冊為「外國代理人」，2020
年 2月將 5家中國媒體駐美機構列為「外國使
團」，隨即又對上述5家媒體駐美機構採取人數限
制措施，變相大量「驅逐」中方媒體記者。中方第
一時間就美方錯誤做法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表達
堅決反對和強烈譴責，並強調保留做出反應和採取
措施的權利。

中方宣佈，自即日起：
第一，針對美方將5家中國媒體駐美機構列為

「外國使團」，中方對等要求「美國之音」、《紐
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
《時代週刊》這5家美國媒體駐華分社向中方申報
在中國境內所有工作人員、財務、經營、所擁有不
動產信息等書面材料。
第二，針對美方大幅削減、實際驅逐中國媒體駐

美機構員工，中方要求《紐約時報》、《華爾街日
報》、《華盛頓郵報》年底前記者證到期的美籍記
者從即日起4天內向外交部新聞司申報名單，並於

10天內交還記者證，今後不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繼續從事記者工作。
第三，針對美方對中國記者在簽證、行政審查、

採訪等方面採取歧視性限制措施，中方將對美國記
者採取對等措施。
中方上述措施完全是對美方無理打壓中國媒體駐

美機構被迫進行的必要對等反制，完全是正當合理
防衛。美方有關做法專門針對中國媒體，是基於冷
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嚴重損害中國媒體的聲譽
和形象，嚴重影響中國媒體在美正常運作，嚴重干
擾中美正常人文交流，暴露其自我標榜的所謂「新

聞自由」的虛偽性。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改弦更張、
糾正錯誤，停止對中國媒體的政治打壓和無理限
制。如果美方一意孤行，錯上加錯，中方也必將採
取進一步的反制措施。
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沒有改變，也不會

改變，我們始終歡迎各國媒體和記者依法依規在中
國從事採訪報道工作，並將繼續提供便利和協助。
我們反對的是針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偏見，反對的是
借所謂新聞自由炮製假新聞，反對的是違反新聞職
業道德的行為。希望外國媒體和記者為促進中國與
世界的相互了解發揮積極作用。

美打壓中國駐美媒體 中方三招反制

廣西作為內地最大的竹鼠養殖地，竹鼠產量佔全國的70%以

上。竹鼠產業不僅是廣西新興發展的產業，也是其扶貧的最佳

項目之一。然而由於新冠肺炎疫情，正蓬勃發展的廣西竹

鼠產業按下了暫停鍵。廣西畜牧研究所高級畜牧師劉

克俊已研究廣西竹鼠養殖產業近十年，據他測算，

按照當前廣西1,800萬隻竹鼠養殖存欄量估算，

廣西的竹鼠養殖產業未來每年將損失100個

億以上的經濟收益，且其中還涉及許多依

賴養殖竹鼠脫貧的貧困戶。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萍廣西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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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竹鼠製作而成的菜品用竹鼠製作而成的菜品。。

■■農振飛在養殖場查看竹鼠農振飛在養殖場查看竹鼠
情況情況。。

和只能眼看着竹鼠禁止養殖、
禁止交易哀嘆的養殖戶不同，竹
鼠的養殖戶裡也有少數的樂觀
派，廣西桂林恭城縣嘉會鄉黃哥
竹鼠特種養殖場的負責人黃基新
就是其中之一。「我覺得國家會
做好善後的，雖然說目前不給養
了，但是具體細則還沒出台，到
時候真的禁止肯定會有補貼
的。」
黃基新表示，他所在的桂林恭

城縣因為大規模的竹鼠養殖，被
譽為「中國竹鼠之鄉」。「全縣
有超4,000多家竹鼠養殖場，不少
村整個村都是竹鼠養殖戶。如若
國家要補貼，僅僅恭城縣至少就

得需要數億元補償，這些國家肯
定得考慮進去。」
黃基新的樂觀或許源於其資金

壓力較小。據了解，黃基新自
2007年加入竹鼠養殖業以來，其
養殖場規模不斷擴大，不僅養殖
竹鼠，還有豪豬、香豬、野豬等
其他品種。雖然豪豬、野豬此次
也被列入禁食野生動物範圍，但
隨着近年來其養殖場效益不斷增
加，黃基新早已還清早期各項貸
款，並未有其他養殖戶相同的
「還貸壓力」。「如果不給養竹
鼠、野豬，那我也只能轉型養
豬、養牛，畢竟養殖的廠房、場
地都在，轉起來也方便。」

養戶投千萬恐打水漂 廣西百億產業何去何從引關注

竹鼠禁養禁售竹鼠禁養禁售
脫貧戶憂返貧脫貧戶憂返貧

專家籲勿一刀切
從各地實際出發
對於禁止食用、交易、養殖野生動物，廣西畜

牧研究所高級畜牧師劉克俊想為廣西的竹鼠養殖
戶們向有關部門呼籲，切勿一刀切地制定政策，
在界定野生動物和人工馴養野生動物時，應從各
地實際出發。
「現在竹鼠養殖戶們無一例外都面臨如何去

存欄挽回種苗成本、減少損失的艱難境地。」
劉克俊說，從全國範圍來看，竹鼠養殖戶中貧
困戶佔近兩成，一刀切地執行禁食禁養，對這
些貧困戶無疑是致命打擊。
劉克俊認為，竹鼠養殖具有勞動力要求低、成

本低、技術要求不高、低風險、收益效果好等特
點，因此特別適合在廣西等貧困山區中推廣養
殖。

應健全監管檢疫體制
雖然竹鼠在廣西脫貧致富中發揮着重要作用，

但是竹鼠養殖產業目前不能像豬牛羊的養殖一樣
完善管理，所以檢疫也處於「灰色地帶」。劉克
俊表示，借此次疫情敲響的警鐘，政府有關部門
可以進一步規範竹鼠養殖，建立竹鼠種源選育體
系和竹鼠養殖的標準。「竹鼠在中國農村有近30
年的人工馴養歷史，已初步建立從引種、飼養、
銷售等渠道產業鏈，市場已經培育成熟，與家禽
家畜幾乎無異。培植一個產業不容易，如果因為
這次疫情使得一個產業徹底倒下了，那就得不償
失。」

信政府會補貼 欲改養殖豬牛

■■村民展示養殖的竹鼠村民展示養殖的竹鼠。。

一場工作意外曾讓馬山縣古零
鎮喬老村小都百屯的潘耀軍雙眼
幾乎失明，人生陷入黑暗，但是
竹鼠養殖卻重新給他帶來了光
明。2008年，潘耀軍在廣播中得
知竹鼠養殖的信息後，他自籌1
萬元購回5對種鼠開始試養。
「由於眼睛看不見，養殖走了不
少彎路，剛開始養的竹鼠死了一
半。」就這樣磕磕絆絆，花費常
人幾倍的精力，他的竹鼠從5對
發展到10對、20對、60對。經
過多年努力，他摸索出養殖、繁
殖竹鼠的技術。2012年，潘耀軍
僅種鼠就出售了200多對，再加
上賣肉鼠的收入，當年他總收入
近10萬元。
近年來通過竹鼠養殖，潘耀

軍還清了為治病欠下的幾十萬
外債，日子越過越紅火。2019
年潘耀軍聯合當地 10 戶貧困
戶，每人又貸款數十萬元擴大
竹鼠養殖規模。「之前竹鼠養
殖是我們當地政府大力支持的
扶貧產業，我原本對其發展前

景是十分有信心的。」然而如
今面臨禁養、禁止交易的困
境，潘耀軍只能每天對着現存
的1,000多隻竹鼠嘆氣。「像我
這樣身負殘疾的貧困戶，如果
不讓養竹鼠，我也沒法外出打
工，轉型做其他項目也不現
實，那不是又要返貧了嗎？」

存欄無法處理 資金回籠難
潘耀軍的擔心並非多餘，不

少養殖戶也正因《決定》的發
佈而一籌莫展。貴港市港北區
春源竹鼠養殖場負責人何鴻飛
分析道，目前竹鼠養殖戶轉型
面臨兩個問題：一是現存欄的
竹鼠無法處理會造成資金大量
荒廢，且受困無法交易，投資
資金回籠困難，不少養殖戶也
沒有新的資金去投資新的項
目；二是養殖戶需要重新學習
掌握新的技術，短時間內無法
創造收益。「想要轉型談何容
易，之前的投資被套住了，銀
行貸款償還都是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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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鼠產業不僅是廣西竹鼠產業不僅是廣西
新興發展的產業新興發展的產業，，也是其也是其
扶貧的最佳項目之一扶貧的最佳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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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全

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
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
康安全的決定》（以下簡稱《決
定》）。根據《決定》，竹鼠成為禁
止養殖、交易的「野生動物」範疇。
看到手機新聞推送的消息，南寧市良
慶區南曉鎮大滿村「80後」青年農振
飛猶如晴天霹靂。

沒疫情今年本應盈利
大滿村曾是一個偏遠的貧困山村，
農民因缺乏技術和資金，長期以傳統
種養殖為主，產業發展基礎極為薄
弱。直到2014年農振飛回鄉成立了南
寧市良慶區宜民中華竹鼠養殖專業合
作社，帶動該村72戶貧困農戶以養殖
竹鼠來脫貧，才直接扭轉了該村的貧困
局面。有了大滿村的成功經驗，去年5
月，農振飛在當地政府支持下，在廣西上
林投資千萬建了30畝的養殖基地。「資金
一半是自己投入，一半是銀行貸款。」
「2015年至2018年是竹鼠銷售行情最好的
時候，當時平均每年利潤能達180萬元（人民
幣，下同），按照疫情發生前的發展勢頭，上林
的養殖基地今年也應該開始盈利了。」據農振飛介
紹，近年來，竹鼠價格穩定，供應量處在供不應求
階段，幾乎沒有滯銷。眼看自己千萬投資很可能要打
水漂，農振飛近日都愁得睡不着覺。
最讓農振飛擔心的還不僅於此。眼下正值竹鼠繁殖高峰
期，往年1月至5月正是竹鼠繁衍、交易的旺季，但是如今竹
鼠被限制交易，存欄量卻在不斷增加。據了解，農振飛目前兩個
養殖基地共有近2萬隻竹鼠存欄。「現在我都不敢給竹鼠繁殖，即便
人工干預，讓竹鼠的繁殖速度放緩，再過兩三個月也會增加近6,000
隻。」

憂對不起信任我的貧困戶
提及目前竹鼠養殖所面臨的尷尬處境，農振飛滿臉愁容。他掰着指頭
算了一筆賬，近期受疫情影響，麥麩等需外地採購的飼養原料價格漲了
近一倍，而本地可供的玉米、甘蔗、米糠等餵養食材也有不同程度的價
格上漲。「現在每隻竹鼠的飼養成本從原本的0.35元漲到了0.5元，加

上水電、人工等各類成本，兩個基地每天
所需成本約13,000元，禁止交易每個月成
本就要虧損40萬左右。」再加上之前的
各項貸款、利息各種開銷，農振飛表示，
自疫情發生以來，自己虧損已近300萬
元，他第一次對未來感到了迷茫、害怕。
但最令他擔憂的還有那些跟着他幹的貧

困戶們。「我自己虧損就算了，我還帶領
了這麼多貧困戶，上林的9戶貧困戶當初
貸款時我還是擔保人，如若竹鼠今後真的
不給交易，這真的是致命的打擊，不僅僅
是返貧的問題，可能我這輩子都還不完這
些債，也對不起相信我的貧困戶們。」


